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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东门。一位老校友与一个女孩正在握手、

道谢。

校友手中拎着清华文创“清华印象”的袋子，

她是 1955 级的朱青霞学长，与之握手的女孩是“清

华印象”的工作人员。老校友想买清华纪念品送给

亲友，但网上操作不太方便，她家住得离学校不远，

于是想到学校现场购买纪念品。听闻于此，“清华

印象”的工作人员决定带着老人想买的东西，到清

华东门外与之碰头、交接，于是就有了这开头的一

幕。

老人很健谈，工作人员也很热情，聊起清华往

事，不知不觉中时间倏忽而逝。老人说起自己在校

时曾是清华女排的队员，她还保留着女子排球队

1959 年获北京市高校联赛冠军的照片。作为对于“清

华印象”热情服务的感谢，老人特意又跑了一趟，

赠送这张照片，表示心意。  

照片展开，一张张女排队员年轻蓬勃的笑脸映

入眼帘，英姿挺拔的教研组教师以及校团委、学生

会领导站在后排。时间，一下子被拉回到朱青霞在

清华的岁月……

一张照片忆起一段故事

朱青霞是 1955 年考入清华的，就读于无线电系。

她是河南开封人，从小个子就高高的。在上中学的

时候，朱青霞就喜欢多种运动，比如：跳高、打篮

排球、掷铁饼标枪等。她参加过区级、市级、省级

乃至全国不同运动的比赛：1953 年，作为河南省篮

球队队员，参加了中南区（五省二市）篮、排球比赛，

也参加了中南区田径、体操、自行车比赛大会，跳

朱青霞：轻盈盈的球儿闪着银光
本刊记者   曾卓崑

高获得了第三名（广州第一、武汉第二），还代表

中南区参加了 1953 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田径、体操、

自行车比赛大会，虽然这次没有取得名次，但还是

非常光荣。“我小学的时候学习费劲，还有不过关

的时候，可长大后，不知怎么，学习上好像突然开

窍了似的。到外地参加比赛一般是挺耽误学习的，

我回学校后，功课一点都不费劲，考试成绩还挺好。”

朱青霞说。

1954 年，进清华读书前一年，朱青霞入党了。

她说自己在中学没当过干部，不能去听党课，就在

日记里写出了想入党的愿望。“我高中的校长林恒

先生解放前在皖南、河南一带搞地下工作，对我们

要求严格，又关心我们的全面成长。他看到后对我

说：‘我单独给你讲党课’。就这样，林先生周六、

周日给我单独讲党课，1954 年 12 月 31 日我入党了。”

“高中毕业时，自己不知道怎么报志愿。学校

朱青霞

1955 年考入清华，1960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

在校期间任清华女子排球队队长，国家一级运动员。中

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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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说，你就上清华大学，

所 以 我 高 考 报 的 志 愿，

除了最后一个填的是哈工

大，前面的志愿全是清华

的专业，第一个是动力类

专业。入学后老师动员我

上无线电系，那时无线电

系刚成立不久（编者注：

清华无线电系 1952 年成

立），我说可以，于是我

就到无线电技术专业学习

了。”

1955 年接到清华的入

学通知书后，朱青霞带着

行李就随开封女高篮球队

到天津参加全国十三城市代表队比赛，即全国篮、

排球分区联赛。“清华女篮代表北京市，开封女高

代表开封市，一打完比赛就从天津直接到清华大学

报道了。”

朱青霞初到清华，一面打篮球，一面参加跳组，

教练是王英杰先生。“我和栾蜀杰、姚若萍、刘松

辉有时候腰腿扭伤了就到王老师家去，王师母像对

待自己孩子一样，给我们揉洗，对我们的关爱至今

不能忘怀。”

“我觉得排球挺好玩，所以后来就到了排球队，

教练是殷贡璋老师。代表队集中管理，排球队、乒

乓球队是一个团支部，我是团支书，有 40 多人，

大家关系非常好，感情很深。也有一些男排和女排

队员后来结为伉俪，有出国的，也有在国内的，我

们排球队成员的关系到现在还特别亲切。”

朱青霞在女排队的时候，当时男排的王徽铭、

孙振庭、朱协卿、施乾凯是女排的教练。孙振庭还

兼任男排队长，他特别活跃和热心，创作了《排球

队员之歌》（作曲）。歌曲由另一男排队员王椿懋

作词，反应了清华排球人的风貌：

《排球队员之歌》

不管炎炎烈日  寒风冰霜

排球队员活跃在运动场上

轻盈盈的球儿闪着银光

尘土沾满身  汗水湿衣裳

为了保卫祖国  为了建设祖国

我们要把身体炼成钢  炼成钢

跳跃传球像燕子般轻巧

轮（抡）臂扣球捷如闪光

我们忘了疲劳  我们不怕脏

勤劳苦练为祖国争光  为祖国争光

当时蒋南翔校长等校领导对运动员特别关心，

对运动员进行集中管理，集中住宿，集中训练，有

专门的运动员食堂以加强营养，这些都使得代表队

成为一个团结战斗、温馨和谐、相互关心的群体。

大家一起学习、生活、锻炼，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女排战胜了专

业的体育学院和实力较强的矿院队（后来的中国矿

业大学），取得了 1959 年北京市高校排球冠军赛的

冠军。”朱青霞和另一名女排队员何祚芝入选北京

1959 年清华女子排球队获得冠军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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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排球队，参加了全国排球锦标赛和全国排球乙级

队联赛，两人还被评为国家一级运动员。

参加比赛前，要在什刹海体育场集训。朱青霞

早上 5 点就坐车出发，下午大运动量训练，结束后

再回学校，为了补功课，晚上还要熬夜学习。“那

时精力充沛，不知道累，虽然很多人劝我注意身体，

但我总觉得自己身体好，没关系。” 到 1959 年高

校运动会，参加完三项全能比赛后，朱青霞查出了

肺结核。

“当时学校结核病人都集中到静斋住，我们排

球队在 16 宿舍，大家不让我走，她们挤一挤，单独

给我一间房，桌子上铺上白单子，还放了鲜花。我

还是经常参加排球队的活动，吃饭到静斋去。当时

女排、男排、乒乓球队的同志对我的关心至今难以

忘怀：何祚芝送来代乳粉、桃酥、糖，乒乓球队的

朱敬全送来代乳粉、鱼肝油、收音机，孙振庭拿来

各种书，夏宗宁买来葡萄糖，朱协卿拿来牛奶、红茶，

何琪莹、沈镜莹为我装上蚊帐……大家的关心真是

说不完道不尽，这份情谊一直存留在我心中。” 除

了代表队，朱青霞所在的无线电系的领导和无零四

班的同学也十分关心她。温馨的大集体给了朱青霞

战胜疾病的力量和信心。心情愉快、长期锻炼身体

素质好加上有效的治疗，朱青霞在得病

40 多天后痊愈了。

病愈以后朱青霞不再参加常规训

练，李传信、陆大䋮到 16 宿舍找朱青霞，

跟她说，不打球了，回系里吧。彼时无

线电系正准备成立红外雷达教研组，由

于国家形势发展的需要，各系都抽调一

部分人，参加实际工程项目的研究工

作。就这样，朱青霞到教研组开始工作。

1962年高教部通知学校不能留人太多，

要分配出去。“李传信同志说要照顾我

身体，留北京看病方便，所以我被分配

到由著名科学家赵九章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应用地球

物理研究所，搞探空研究。” 后来朱青霞在的中国

科学院地球物理所二部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发展

成为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一项事业伴人生

朱青霞一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工作，那就是雷

达定位。谈起事业，朱青霞谦虚地表示，自己工作

认真负责，按部就班，但不敢比肩很多清华校友的

成就。在她工作的年代，我国火箭的构造还比较简

单。1988 年，我国发射“织女”一号火箭，当年的

意义在于通过雷达定位，首次了解到我们可以探测

的空间高度是多少，具体可以收集多高位置的温度

和气压等方面的信息。1991 年，中国第一枚 120 公

里高空低纬度探空火箭“织女三号”发射成功，其

性能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

“当年印尼也一直在研究火箭，买美国的雷达，

但是依然不知自己所发的火箭位置是多高，后来我

们的火箭出口印尼，当时我们的雷达定位系统已经

可以跟踪四、五百公里的高度，印尼是买了咱们的

之后才知道他们国家当年发射所达到的高度只有

二、三十公里。”

朱青霞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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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青霞和她的先生都参与了这两枚火箭的工

作，她的专业是雷达，先生的专业是微波，是同组

的同事。“我们一个（管）地上，一个（管）天上

的事”，朱青霞说。

朱青霞与先生养育了三个孩子，有在国外生活

的，也有留在北京的，大家彼此照应。有空的时候，

老两口也一起到处走走看看，旅游以开阔视野。

朱青霞有着理科生的朴素，以及体育人的直爽。

谈到生活，她表达更多的是满足——自己到清华读

书是幸运的，在女排队也是幸运的，去中科院空间

中心还是幸运的。与她聊天，感受不到内卷和焦虑：

她说自己小学不开窍，但后面开窍了，就算参加比

赛也没有影响学习成绩，反倒越来越好；也没有因

为自己毕业于清华，所以孩子们必须更出色的执念，

对儿孙的生活和选择持放松与欣赏的态度。

谈及对女性力量的思考，朱青霞的反应甚是

可爱：“谁说女性弱？我看现代家庭里，女的不

要欺负男的就好！” 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她与

老伴相濡以沫，过着平静而知足的日子。平时老

伴出门买菜以及在家里做事更多，朱青霞则得闲

刷刷手机、看看微信，联系下老同学。她联系最多

的，还是当年清华球队的伙伴们。她们的友谊持续

了几十年，情深意重。有从外地或国外来京的，一

定要约上吃顿饭。伙伴中的热心人，为每一位当年

的队员都制作了塑封的照片合集，展现的是他们从

求学时到如今的容颜，青春的岁月和成熟的风采，

事业与生活的痕迹。韶华不再而风采依旧，有照片

就有故事，而回忆，也是滋润内心的方式。

与众多大师、名人校友相比，朱青霞的人生是

平凡的。那被吟唱的不正是“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

动”。清华人不可能个个留名史册，为万千人纪念，

更多的清华人过的是普通的生活，在普通的岗位上

默默无闻做着贡献。生活里有艰难，也有欢笑；有

崎岖山路，也有阳光坦途；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

花明……当年考入清华的学子，谁又可能是“随随

便便成功”呢？只不过与绚烂者相比，平凡生活更

是常态，她们亦是工作的好手，家里的贤妻，智慧

的母亲，爱清华的校友！

时间回到那个温暖的上午。

一辆车停在照澜园 16 号的门口，朱青霞走下车

来，高高的个子，脚步轻盈，拾阶而上，腰板挺拔——

有益的锻炼是会在人身上留下痕迹的。

在这个小小院落中，所望之处满眼清华的印记：

一枚徽章、一方丝巾或一件羽绒服，一个水杯、一

套飞盘或一只篮球……足以将离开已久的学子们瞬

间拉回那段最美好的校园记忆。

跨入“清华印象”的接待室，抬头便可望见马

约翰先生的头像。这里，曾是马约翰先生的故居。

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朱青霞掏出一沓 1959 年清华女

排荣获冠军后大合影的照片发给我们，手指着中间

的站立者，“马约翰先生，还有当年的领导，我们

得冠军后的合影……” 

黑白照片上，女排姑娘们带着蓬勃的朝气，灿

烂地笑着，后排站立着的男士们英姿挺拔……

朱青霞夫妇在黄果树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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